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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岭山歌的生存现状及其审美价值考察 

廖红梅1 

【摘 要】大邑县西岭镇是西岭山歌的发祥地之一，这种旋律优美、行腔委婉、声音高尤的川西山歌，因承 载着

当地居民的思想情感、反映出他们的生活现状和表达了川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广泛 传承。2014 西岭山歌被

纳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成为继四川清音、川剧 等非物质文化艺术后又一项重点研究和挖

掘的川内原生态音乐艺术。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对西 岭山歌的生存土壤及传承现状进行了详实的记录和分析，以

期更好地促进其健康有序地发展， 并为音乐民族志的撰写提供部分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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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岭山歌生存环境及源流考察 

山歌，亦被不同地区称为山曲、小调、信天游 等，西北地区还将山歌美誉为“花儿”。山歌即在 山谷行走、乡野漫步、

田间小道观景或劳动间歇 时所哼唱的一种民歌，山歌赖以生存的环境是山川、大地。产生于成都川西的西岭山歌，就是这样 一

种依山而成的地方民谣。其古老的传承脉络、广泛的传唱人群以及众多的传唱曲目，在川内汉族民歌普遍存留较少的环境下被

显现出来，其独特的文化特征或可成为音乐学研究的样板。  

（一）西岭山歌的生存环境  

坐落于成都西面的大邑县，是大熊猫的生长地。与岷山山脉相连的西岭雪山，因唐代诗人杜 甫的一句“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被世人所传颂。西岭山歌是成都大邑县非物质音乐文化重点艺术，它反射出这方水土的特色地域文化，记载

当地百姓现实的生存面貌，彰显出川西人民独特的精神世界。大邑县地形结构复杂，融丘陵、高山、草场、平原、雪山为一体，

处于四川平原 向川西高原的过度地段，东与崇州市毗邻，南跟新津县相望，西与雅安接壤，北与阿坝州汶川县交界，全境呈西

北高山与东南丘陵、平原的地势走向。大邑县在中国历史上有其不同的称谓，夏、 周时期属于古巴蜀辖地；汉代定名为江源县；

东晋永和三年（347），汉朝灭亡后，将大邑县更名为融县；隋代，今大邑县地区划分出晋原、临邛、依政县等；唐朝初年，大

邑县建制为临邛、依政、唐 隆、安仁县地，区域划分逐渐清晰；经过元、明、 清不同朝代的更名与创建，大邑县又被分为若

干个小的辖区，每一个辖区均有相对应的名称；新中国成立后，大邑县全境各乡镇界定在政府及其相关专业人士的努力下，经

过多次考察和研究，才 逐渐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县名区域边界不清，镇乡人员结构复杂等诸多问题弄清楚，形成当下的 镇、

乡行政区域。大邑县现辖 17 个镇、3 个乡，西岭镇是西岭山歌最原始的发祥地之一，西岭山歌会长张道深，西岭山歌传承人任

汉成，刘万琼等人都是西岭镇人。这里的乡民在历史的流变中，经辈们口耳相授，师徒承袭传下来的西岭山歌，便流传于大邑

县的西岭镇及其周边地区（晋原镇、新场镇、董场镇、苏家镇、青霞镇及花水湾镇），是四川汉族民歌中至今传承较好的少数

歌种之一，是成都境内非物质音乐文化中享誉全国的生态音乐文化。 

(二）西岭山歌的形成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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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岭山歌源头为流行于西岭镇极其周边各乡镇地区的一种地方民歌，是当地百姓在田间作业、 山谷采药、林中漫步等生活

场景所留下的一种文化，它带着山野的粗狂和原始文化的质朴，在山歌 艺术中独具风格，令人耳目新奇。2017 年 7 月 22 日， 成

都大学美术与影视学院教授和研究生组成的 研究小组，对西岭山歌进行了实地调研考察，在 与传承人刘万琼、西岭山歌原会

长张道深等人的 访谈中得知，西岭山歌流传于西岭镇的两河口、 双河乡，并在周边区域的口江沿河、花水湾区的天 宫庙、伍

田坝和口江镇的田园村、上坝村等地。最先发起对西岭山歌挖掘的人为西岭中学教师张道 （1937- ）与西岭山歌传承人任汉成

〔1943.09- 2015.12〕两人。2004 年，抱着拯救中华民族原生态文化的使命感，张道深与任汉成二人踏遍大邑 县的山山水水，

除了在大邑县的 17 个乡镇以外，涉足周边雅安地区的芦山县大川镇，崇州市的苟家乡，邛崃市的大同乡等地，对大邑县方圆 100

公里 开外的山区、丘陵和平原地带的山歌进行考察、挖掘和整理西岭山歌 500 余首，经过仔细考量最后定稿出版 400 首，书名

以《山魂之声》命名。西岭 山歌具有原始风味，它不饰雕琢，不染铅华，山野味道浓烈，民俗文化深厚，较好地保留着川西人 

民对生活、劳动、爱情以及未来生活的向往和寄予，歌曲演唱时高亢粗狂，给人留下表演的视觉快 感，聆听时的听觉美感，欣

赏时的精神愉悦感的综合享受。 

现存的西岭山歌记载了川西人民数百年的生存与劳动中所积淀下的文化历史，其生动的歌词，优美的旋律，特殊的表演形

式，极具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西岭山歌何时兴起，又何时在乡民中得于流传，并保持着完好的生态文化模样，这一直为 学界

所关注。从对部分山歌的歌词内容考察，有 明代戏曲打诨逗乐的舞台样式，也有清代歌曲行 腔委婉的特点，忠实记载下四川

境内从农耕社会 到工业化社会，直至信息化当下的生活转型变化的实景，亦可称为川西山区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化的 “活化石”。 

(三）西岭山歌的文化脉络 

大邑县是多个民族杂居的地区，理论上讲西岭山歌或多或少会受到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浸润 和影响。然而，西岭山歌会长

张道深并不这样认 为，他一直坚持西岭山歌为汉族文化的一支独秀， 其中的歌词、音乐、创作思维均烙上为汉文化的痕 迹。

四川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文化最为集中的地方，强调汉文化的王权地位始于明朝。明朝是 汉人建立的最后一个王朝，西岭山

歌虽然产生于 19 个民族共生的大邑县，但其特点为汉族民歌风格，有意固化汉族传统文化的地位，尽量避免受到 周边少数民

族文化元素的影响。这种强调自身文 化印迹的思维，充分显示出大汉王朝时代的文化特征。“自汉以来，学术之盛，莫过于近

三百年， 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凌驾前代”。汉族王权下的文化均为皇室文化，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被滚滚而来的汉

族文化所淹没，元朝初期， 中原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蒙古及其他民族的 影响和冲击。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制定《大明集 礼》，

力图恢复汉族礼仪文化，并采取一系列去蒙古化的措施。中华民族渐次兴起的年代，正值西方的文艺复兴的鼎盛时代，面对西

方强势文化的崛起，中华民族在此时各地大兴汉族文化，西岭山歌就是在这样一种民族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任何一种

文化的出现，都不是一步而蹴，它 必定在传统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西岭山歌也是如此。研究一种文化，我们必须具有历史

的眼 光和学术视野，“打破朝代划分时期的局囿，把研究对象发展的脉络放置在长时段的历史长河中加于把握”。 

西岭山歌演唱有其自身的音乐特点，分为五种带有山歌文化韵味的唱腔，分别为：“老调、大山调、吆噢调、呀妹调和流

水调”，就西岭山歌的 “五大声腔”而言，与中国戏曲中的“诸宫调”颇为近似，对于这样深层次的文化推测，恐怕是需 要

另辟专业课题才能够说明白。西岭山歌中的五大唱腔为独具韵味，每一种调塑造一种音乐形象，表达不同的人物思想感情，这

种套曲以及变化 着的声腔演唱，是西岭山歌的艺术灵魂，是在明代 北曲〔曲牌联套体）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音乐 唱腔形

式。四川的地势以及生态在交通不太发达的年代，一直保持着中华民族最原始的文化形态， 西岭山歌吸收了清代弋阳腔的帮腔

〈接腔〉和滚调 (滚唱、滚白〉，昆曲的缠绵委婉腔调，在表演中声腔既高亢铿锵，又圆润灵动，表演幽默诙谐。舞台形象多

姿多彩等，都能够很好反映出西岭山歌承载明末清初优秀剧种唱腔的特色，为中国汉民 族传统音乐文化中一支璀璨的艺术花朵。 

二、西岭山歌的审美价值 

(一）西岭山歌的大山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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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所秉持的思想、信 仰、风俗，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所拥有的不同 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英国人类

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 德、风俗

以及作为社会成员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 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西岭山歌是川西人民劳动、生产所留下的文化真迹，它

以绚丽多 姿的音调拓展出当地民众对于生活在高山崇岭之巅，耕耘在峡谷与平川之间的劳动歌声，五种声腔中有些高亢激越，

有些温婉纤细，有的含蓄内敛， 有的打情骂俏，以雄奇、清亮、幽默、诙谐、雅致等不同的乐风和唱腔，展示出不同的文化场

景和 生活感悟。在研究西岭山歌时，我们原以为在图书 馆和中国民族音乐的声像宝库中找到了西岭山歌的答案。当我们第一

次来到真正的西岭镇与民间 艺人面对面进行交谈，亲耳聆听他们那动人嘹亮 的歌声时，突然才发现，我们原备的这些案头资 料

和脑海中所留下的民间音乐的印象，不足以对这一丰富多彩的原生态音乐文化加于说明。正如一位长期从事田园生态文化调查

的学者所言“走 在乡土上，才会发现在书斋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是乡村社会的‘常识’，街头巷尾与乡民的闲谈间， 使其一

条条孤立的文献资料被激活连缀成一个个会说话的故事。”西岭山歌的乡野田间味道 极浓是我们事先未曾所料到的，它的行腔

吐字以 当地方言开腔，表演时着山野农耕时代的农装， 朴质的仪态和清澈的唱腔均与“原生态”这一词汇密切相扣，保持着

原汁原味的农耕文化生态和 川西人民劳动、生活的原始风骨。《山魂》是西岭山歌中比较典型的一首歌曲，它的歌词为“西岭

大山有山魂，山魂有声又无形。山歌唱出山魂声，山歌唱出山民心。“西岭山歌发祥地之一的西岭镇， 地处岷山山脉复地，走

进西岭镇，迎面看见高耸人云的鹤鸣山，它烟云迷茫，雄伟壮丽。西岭山民与山结缘，他们平日上山采药、拾柴、耕种、采蘑 菇

等，大山给了他们无比的馈赠，他们唱起山歌来 感谢山神的恩赐，把飘逸在山谷中的歌声喻之为山魂的声音，山歌中对大山的

记忆是西岭山歌永 远离不开的主题。“山路环山绕树林，唱起山歌追彩云。山也唱来水也唱，人人开心想太平。”西岭 山歌

中对大山的记忆深刻，所表达的思绪几乎都与山间峡谷的生活场景密切相关。生在大山中，受惠大山，大山给西岭人所带来福

祉，唱山歌、颂山神、赞誉山的秀美，歌咏山的德行就成为西岭山歌中最值得注意的核心主题：因此张道深会长将山歌曲集命

名为《山魂之声》，是有着深刻的道理的，这种山文化是西岭人共有的文化记忆。“由于文化是一种共有的价值观，行为规范，

个人要遵循文化的规范，才能生活于社会之中。文化对于个人的个性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文化不仅被传承，还能够形成

群体个性，或民族性格一类的东西。” 

〔二〕西岭山歌的旋律调式之美 

 西岭山歌有五种旋律腔调，每种调式均有不 同的音乐特性，“大山调”多见男子汉在山里拉木头、打夯、薅秧等繁重的

农业体力活，具有男人大山般的雄浑气魄，声调高亢宏伟，都见宫调式。在 表达不同的生活场景时，大山调也可以转而变得 委

婉抒情，但基本以宫调式开场，羽调式间杂其间，组成宫、羽调式交替旋律的双调性歌曲。《山歌越唱越好听》（图一） 

 

这首歌为西岭山歌中较为典型的旋律，音乐表现西岭人乐观向上的心态，他们面对艰苦的劳 作和单调的农活，思想绝不抱

怨和怨恨，而是以一种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山歌你家越唱你才越好听哟啊嗬，铜锣你家越打就越光哟生……”，大山调是

西岭山歌中具有阳刚之气的正调，反映出生活在大山中的山民乐观开朗，不惧艰险，勇于直面生活的性格。“真正的民歌大都

反映了老百姓的 真实生活，描写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表达了他们对生活中不平事的抗议。”从《山歌越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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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的乐谱中不难看出，该歌曲的旋律 框架建立在宫、羽之间，以宫调开始，间杂羽调的配合，形成一种对答呼应的态势。后

两句的歌词 为“铜锣你离家就锤不响，山歌离妹就唱不哟嗬成。”直白说，就是一种大、小调的交替，代表一种男性的刚毅与

女性的阴柔之美的对比。 

以不同的山歌调表达不同的生活和情感是西岭山歌的一大特点，西岭山歌中的“呀妹调”具有 委婉纤细的抒情色彩，歌中

的调式也是双调式对 比成型的歌曲。如西岭山歌《新打磨子槽对槽》 (图二) 

 

音乐为 G 徵调式，以商调拉开帷幕，第八小节的半终止转为徵调式，接下来就是为商调与徵调式的间杂混合组成一曲委婉

动听的歌曲旋律，把 妹子与哥哥心心相印与之磨子的槽穴相对加于比 喻，衬托出男女真挚的爱情生活，唱出川西人民质朴和

纯真的思想情感来。双调性在其他中国民族歌曲音乐中也常见，是中国音乐文化有别于西洋 大、小调歌曲独特的一种表现形式，

双调性的构 成使其西岭山歌更加灵动精巧，演唱者随着高亢华丽的歌喉，表达出大山中生活的西岭人质朴思 想和温文尔雅、

诚实待人的性格。 

西岭山歌的其余三种调适用于表达不同的思 想感情，记载各异的劳动生活情节，以歌声表达心 意是西岭人最质朴的一种

思想情感，是他们精神 内在情愫的真切反映。“音乐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力量’，主客体其实是同一个实在，主体既是存 在

着，被经验着的客体现象，又是经验着，意识着的主题。音乐只有自己，倾听自己的声音，发现自己真正的需要。”而西岭山

歌便是川西人追求大山之美的需要。 

(三）西岭山歌的唱腔之美 西岭山歌演唱声线高亮尖利，极具穿透力。 生活在幽深山谷的川西人民，面对空旷的山野，他 

们亮开嗓门对着山魂大声歌唱，这歌声回荡山谷 深处，萦绕在云雾之间，形成一种震撼心灵的美感效应。高腔喊唱是西岭山歌

的一大特色，演唱 西岭山歌者的嗓门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却保持着人最纯真的声音，清亮透彻，明晰晶莹是西岭山 歌的最惹

人艳羡的地方。不染铅华，也未曾雕琢 是西岭山歌生态文化显著的特征。为了能够表达 率真的感情，演唱西岭山歌时一定要

先喊，然后 再行腔，这种“喊腔”唱法在美国乡村音乐中的黑 人有这种技能，也就是人的超高音的一种演唱技 巧，用专业的

术语表达为真假声结合。川戏中的 高腔声乐技巧有些与西岭山歌的演唱技巧类似， 不仅如此，川剧中的“滚唱”也同样被西

岭山歌所 借用。何谓滚唱？ “即在唱词之前加引叙，或在唱 词之后加补充，使唱词通俗易懂。“西岭山歌演唱独特，在行腔

中为了不过分将声线掉在半空中， 西岭山歌采用了一下特殊的衬词，如：“哟啊嗬”、 “哟嗨”、“哟嗨”、“吆噢”等来

帮助行腔的灵 便，这样的一些衬词看似没有实际意义，但对于演唱者而言，加强了语言和语气的深层次意义， 更加强调了一

种所表达的情绪和态度。“吆噢调” 《唱起山歌有精神》（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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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考察和调研西岭山歌时发现，西岭山歌虽然留有 4 0 0 余首山歌的歌词，但真正能够准 确记载西岭山歌的歌谱并不

多见，目前仅发现围绕 400 余首歌词的五种腔调。围绕这五种调演唱的西岭山歌可以任意变动，如在衬词上面的长与 短.拖腔

上的装饰，旋律上根据歌词的重复与删减等，这些特征都是西岭山歌有别于其他民族音乐文化的地方。 

从上述谱例中不难看出，这首名为《唱起山歌有精神》的西岭山歌，每一句词尾的后面都几乎伴随着衬词，“吆噢”、“哟

嗬嗬”等衬词不仅达了一种情感，更是体现出一种山歌演唱的特色， 它使其演唱者不再因为歌词的单调而显得声音苍白，在西

岭山歌的衬词中，演唱者可以随着演唱当时的情景灵活处理衬词.声音的力度和音符的长短度都可以随着感情的变化而变化，达

到山歌的通达灵便，克服教条死板的声乐演唱。 

三、西岭山歌的传承与保护 

西岭山歌的审美价值在于它不饰雕琢，不染铅华的纯真与雅拙，带着少有的山野的泥土芬芳沁人心脾。然而，这种原始的，

古朴的文化在都市文化浪潮的拍击下，变得不堪一击。现代文明最大的伤害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侵袭，它毫无留情地对旧式的、

落寞的、呆滞的文化样式进行打压，对凡是与之现代气息不相容的文化进行清剿。当下 年轻一族对于外域文化的热情远远高于

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西岭山歌与古琴、昆曲、京剧一样被青年一代弃之，面对传统文化，他们背过身去，不是漠然视之就是冷

眼相待。基于此，对于西岭山歌的拯救和保护势在必行。这种文化拯救首先来自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西岭山歌在 2014 年被

国家评为第四批原生态音乐文化重点保护名录（遗产编号：II-158），国家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的重视程度前所未

有。四川作为一个文化大省，在接受现代文明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对于传统优秀文化的保护，以及对于非物质音乐文化的 挖掘

与整理。尽管如此，文化拯救大背景下的西岭山歌的生存现状不容乐观，笔者在 2017 年 7 月 22 日的田园采风中发现，一个棘

手的问题是，面对如此多姿优美的山歌文化演唱队伍中，并没有看见年轻人的加人，相反，喜好这门文化艺术的大多 见老者或

上了一定年龄的中年妇女，西岭镇原山歌的第一传承人任汉城已经离世，西岭山歌的领军人物张道深年近 80（79），当下村里

的其他山歌爱好者不是出门打工为生计奔波，就是对此不感兴趣，他们的关注热点在时尚的流行歌曲，吉他弹 唱、爵士、街舞、

涂鸦、滑板、网飘、网购等，对于老腔老调的西岭山歌抱嗤之以鼻的态度。我们担心，虽然西岭山歌的价值无可否认，但传承

的困 境和生存的处境实在令人担忧。我们以为，鉴于目前的实际情况，西岭山歌的保护需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进行拯救。 

首先，政府给政策，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西 岭山歌队伍的建设，保证生活在西岭村落的山歌 队伍的活动不因经费短缺而

被迫终止。政府除了 给予经费支持外，应该把传承西岭山歌文化与当地的旅游资源挂钩，每年有计划地组织当地专业 人士和

山歌爱好者进行演出，以文化促经济，歌唱促旅游的思路带领村里农民致富。2014 年后，西 岭山歌被国家评为非物质音乐文化

后，大邑县政 府和西岭镇乡政府越来越重视这支演唱“中国乡 村歌曲”的队伍建设，在政府部门的关怀下，西岭 山歌得到长

足发展。 

其次，增强西岭山歌的原创性和专业性，目前，西岭山歌的演唱多见于从老百姓口耳相传留下来的一些传统保留曲目，这

些曲目由于都是父辈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大多为收集而成的原生态音乐，加上每一个人对于歌曲内涵的理解不一 致，所以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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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音乐有“百人百曲”的味道，换言之，也就是一首歌曲并没有完全一致的，丝毫不差的模板，这说明在把握和记录、教

唱这些 歌曲时，缺乏严谨的科学性，和专业性，一些歌曲只见歌词而没有曲谱，这给研究者和喜好歌唱 的后来者带来相当的

困难。西岭山歌在经历四、 五百年的传承后，理应与时俱进，在演唱方法、歌 曲内容和旋律上多一些新意和创意，这样更能

够 贴近时代脉搏和老百姓的情感。任何艺术都是在 发展、继承、再发展的过程中壮大成长起来的。加 强西岭山歌的专业性和

原创性要在不损害西岭山 歌的文化生态上进行，意及不矫枉过正，也不滞后不前，把握分寸和掌控“火候”十分重要。 

再次，西岭山歌是记录川西人民思想、情感、 生活变迁的一种生态文化，它的艺术魅力和文化 价值无需质疑，建议有更

多的学者和研究者参与 到西岭山歌的研究和学习中来。时至今日，通过学者们笔端留下的关于西岭山歌的研究性文章并不 多

见，倒是成都日报的记者以任务专访的形式偶尔报道了西岭山歌的情况，才不至于这样一个被国家评为非物质音乐文化的宝贝

被人遗忘。 

中国民歌的形成与传唱，是记录中国历史变迁的最好佐证，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情感，是中华文明不可复制的文化结

晶。西岭山歌以其独特的美姿留存于四川西部的崇山峻岭，回荡在广袤的华夏大地，成为西南汉族文化最值得回味 和研究的音

乐，其美学价值与生态文化价值被学界人士所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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